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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一个 7岁的男孩在洪水中不幸遇难
了。他是在河南省 7月中下旬的强降雨里
失去生命的 300多位同胞之一。
雨后，灾区开始了艰难的修复。但对

一些人来说，另一场汹涌的“洪水”刚刚

到来。那个男孩是在紧急转移途中，从一

艘侧翻的救援艇上落水的。在网上，很多

人质疑转移居民的民间救援队不够专业，

应当对此负责。一些网民开始讨论救援队

“肇事”后责任如何划定的问题，认为

“救援不专业，出了人命”。

质疑者并未指名道姓，但湖南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队员谭立还是坐不住了。有人

甚至说，那艘船是因为救他才翻的——那

天，他体力耗尽，抱着一丛树枝，被救援

队救起。

7月 28日，本已回到长沙的谭立，又
坐上了开往河南新乡市的火车。这一天，

山东青岛兵锋应急救援队队员赵同亮也再

次随队前往新乡。他们互不认识，原本都

已结束救援，撤回本省休息。现在，他们

不约而同想去找一找那天的在场者，寻求

“清白”。

网上的说法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谭立说。

事发那天是 7月 23日。谭立见过那个
出事的男孩，“穿着一件黄色外套，头朝

下，漂在水面上”。他们相距只有 5米
多，他看着那个小小的身体随着浑黄的洪

水向下游漂去。

赵同亮驾船搜救时，捞起过一个小书

包。他不确定那是不是男孩的。那天的紧

急转移中，“许多小朋友转移时背着自己

的书包，里面有作业和书本”。

男孩住在新乡市牧野区曲韩社区。社

区居民多来自附近的曲里村和韩光屯村。

强降雨中，社区门口的道路在积水中消失

了，多辆汽车被淹。

河南省本轮降水的极值就出现在牧野

区：7月 21日晚，牧野气象站监测到 2小
时降水 267.4毫米，超过郑州市前一天 2
小时 262.5毫米的降雨量。这是新乡有气
象记录以来的最大降水。

韩光屯村党支部书记王斯筑说，曲韩

社区最大的威胁来自直线距离仅 300多米
外的卫河。

卫河被称为新乡的“母亲河”，有着

悠久的历史，多数年份，这条河是温顺

的。夏夜，曲韩社区的居民经常到河堤上

散步、乘凉，他们形容住的是“河景房”。

强降雨到来后，河景房居民忽然发现

河流不再是风景。7月 20日上午，新乡气
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到 22日 10时 40
分，共计发布了 14次暴雨红色预警。
曲韩社区居民在 7月 22日开始转移。

村委会通知有条件的村民投亲靠友。据王

斯筑介绍，到 23日下午，一万多人的社
区内剩余 1000多人，以老幼居多。

27岁的赵文行和妻子是其中为数不
多的年轻人，他们没去投亲，因为他们的

老家卫辉，也发了洪水。

23日 15时左右，赵文行从新闻里看
到郑州、新乡有很多汽车被水泡了，他找

来千斤顶和砖头，把自家汽车的四个轮子

垫高了半米。这时，曲韩社区还没有进水。

半个多小时后，赵文行听到了哗哗的

流水声。他低头看到水已流到自己脚下。

他跑回屋里，通知妻子收拾东西准备转

移。他们住在一楼，水势上涨很快，等到

这对夫妻和 2个邻居向楼上转移时，洪水

涨到一楼的一半高度。

他们来到四楼一位女邻居家里。那位

邻居和 10岁的女儿、7岁的儿子在家——
后来，出事的就是那个 7岁男孩。
这些人都没有见过“能流到小区的

水”，扒着窗户张望。

小区已经断电。在大约 2公里外，卫
河的一处堤坝已经溃堤。憋了 3天的卫河
水几乎与堤坝齐平，成了悬河。河水倾泻

而出，灌到工厂和玉米地，填满韩光屯村

的 6个坑塘，又淹到曲韩社区的居民楼。
17时左右，赵文行等 7人从四楼下到

二楼。一艘橙红色的船开来。开船的是一

个陌生的年轻人，船身没有标识。船上已

有 4人，招呼他们上船。
7人登船时，另有两位老人、两个孩

子也上了船。这艘小船上挤了 15个人。
没人递给他们救生衣，船上也没有多

余的救生衣。“只有驾驶员一个人穿着”，

一位上船转移的居民回忆。小船“摸上去

是那种硬塑料材质，和公园里的鸭子船材

料有点像，但不是动物形状的。”

这艘船开进社区时，青岛兵锋应急救

援队队长孙兴坤在门口看到过。据他判

断，马力应该是 5匹，“基本属于动力最
小的船”。“连操作手在内，乘员一般不

超过 4人。”
孙兴坤对着塑料船喊：“人在这儿，

你们去哪儿？”

“里面有人需要急救，我们进去救。”

他记得对方这样回复。

“因为天快黑了，水还在涨，当时现

场比较慌乱。”孙兴坤说，救援队的登船

点在一处高地上，人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

或铲车上等待坐船转移，情绪激动，看到

船就上。

封堵决堤口的消息也不断传来。村民

听说，政府在调集卡车、公交车填进决堤

口。一名社区干部说，“最后填了 60多辆
大车才堵住”。

居民的转移持续到天黑。暮色中，赵

文行蹲坐在塑料船最前面，紧紧抓着船

边，他在上船时感觉“人太多了”。船掉

头时，船头就进了一些水。在小区内行驶

时，速度稍微加快，船头又开始进水。他

看到船沿和水面的距离“只有一指了”。

最早登船的 4个人中，有 2个年轻人
提出下船，减轻载重。驾驶员让他们向后

挪，增加后半部分重量，以此让船头翘得

高一些。

曲韩社区坐北朝南，卫河溃堤口在其

偏西北方向。洪水在东门外的新八街汇成

一条向南流的河。塑料船出东门右转后顺

流而下，不出意外的话，大约在 800多米
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左转，再行驶约 1公
里，就能到达陆地的转移点。

几乎在塑料船出社区东门时，谭立、

赵同亮分别驾驶着本队的救生艇拐过那个

十字路口，准备返回社区继续转移居民。

他们一前一后，相距 100米左右。
看到那艘塑料船迎面驶来，他们放

慢速度，“轻船让重船”，避免产生大的

浪花。

“不行，这个船太危险了，咱得撵上

去把人往咱们船上倒几个。”赵同亮对赵

同斌说。赵同亮 46岁，赵同斌 42岁，他
们来自青岛市城阳区的同一个家族。

他们掉头时，塑料船已驶出 100多
米。赵同亮看到，塑料船在距离十字路口

10多米处，翻了。
“拐弯那个地方是汇水区，北面的、

东面的洪水要经过那个地方往外流，水流

速度急，还有漩涡。”赵同亮说。

赵同斌驾船冲过去，赵同亮冲着远处

大喊：“船翻了，赶紧回来救人！”

他连续喊了十多声，看到谭立的船也

回了头。他们虽然在一个社区救援，彼此

并不认识。

后来警方调查认为，那艘塑料船想要

左拐弯时，船头进水下沉、翻覆。

赵文行感觉自己是第一个掉水里的。

洪水一瞬间涌到眼前，把他整个人猛地压

到水下。

慌乱中，他感到了水的浑浊和凶猛。

脚下踩不到底，眼前看不到亮，那一瞬

间，他体会到了绝望。他呛了几口水，浮

了起来。

他记不起洪水在嘴巴里的味道，只看

到塑料船倒扣在水里，露出一截船底。

赵文行伸手抓住船边，看到妻子在约

1米远的地方挣扎，就抓住了她。他们爬
到了翻船底部，倒扣的船底光秃秃没有抓

手，他妻子一直在哭。还有几个人在试图

抓住翻船，许多人在哭喊“救命”。

赵同亮驾驶救生艇，远远就听到哭声

和呼救声。在距离翻船七八米远的地方他

们熄了火，从东侧划到翻船的下游。落水

者还在漂浮。

他们看到水面上人在浮浮沉沉，都在

哭喊，“不知道哪个地方是孩子，哪个地

方是大人”。

赵同亮让赵同斌控制船，自己跳进水

里，向三四米远的一个小女孩游去。

赵同亮身高 1.77米，下水后没踩到
底。他在渔船上打过工，在外海游过泳，

自认为水性“很精”。还没游几下，这个

见过大风浪的人就感到有人抓住了他的肩

膀，向水下坠去。

他连呛了四五口水，“差点背过气”，发

现一个中年女人拉住他。她紧紧抱着一个

小女孩。他绕到那人背后，托着她的背向救

生艇游去。“水里救人，千万不能在前面，被

救者会出于求生本能死死抱住你。”他说。

赵同斌看到赵同亮沉入水里，也跳下

了水，接着又看到他浮上来，便去把另

一侧的人推到救生艇边上，再爬到船上

拉人。

两人先把女人抱着的小女孩推到救生

艇上。中年女人较胖，赵同亮右手拽着救

生艇边缘的扶手，用左膝盖顶住她的后

背，赵同斌在船上连拖带拽，拉了上去。

赵同亮远远望见，另一个小女孩仰躺

在水面上，距他 5米左右，越漂越远，脑
袋在浪花里一浮一沉。他赶紧游过去，托

住小女孩的后颈向救生艇游，“毕竟是个

小孩子，身体轻。”

他们的救生艇和翻船依然在顺着水流

向西南漂。赵同亮把不省人事的小女孩推

到船上，大喊“赶快心肺复苏”。赵同斌

立即在救生艇上施救。

兵锋应急救援队是 2020年 5月成立
的，有 35名队员，包括赵同斌、孙兴坤
在内，超过一半是退役军人。他们平时在

青岛的海上、河里集训，心肺复苏、水域

救援是必修课。赵同亮没当过兵，他平时

在工地上打工，年轻时受雇出海打鱼。

赵同亮来回两次带人游泳，累得手几

乎抓不住救生艇。听到船上喊“救活了！

救活了”，他感到热血上涌，“一瞬间很高

兴，人活了嘛”。又听到船上在哭喊，“还

有一个！还有一个”，他拽着扶手，撑高

身子去看落水的人在哪里，浑浊的浪打在

他眼睛上，眼前一片模糊。

蓝天救援队的谭立这时正在朝小男孩

游去。

谭立已经救了 4个人。他驾驶一艘 30
匹马力的救生艇开到翻船旁边，用手拽起

一个穿着救生衣的落水者，本打算让他操

作救生艇，自己继续在艇上捞人，但那人

不会控制这条较大的救生艇，谭立只得下

到水里救人。

谭立把扶着翻船边的 1个老人、2个
孩子带到救生艇上，又把一条连着救生艇

的绳子递给爬到翻船底部的赵文行夫妇，

让他们抓住，防止翻船漂走。

水流太急，赵文行没抓住绳子，向下

游漂去。他们用手去抓旁边的树枝——行

道树的树干已经被水淹没，他们连续过了

四五棵树才抓住。

赵文行看到自己的一个男同事漂在水

里，把一根树枝伸给同事，同事用力过

猛，拽断了树枝，幸好，赵文行抓住了断

枝，把他拖了过来。

到后来，除了两个扒在树杈上的男

人、漂走的小男孩和奋力向小男孩游过去

的谭立，其他人都已被救上了船。翻船和

两艘救生艇在漩涡的带动下聚到一起。

男孩的妈妈和姐姐都在呼喊。谭立最

后看到小男孩在十字路口往西漂去，“头

朝下，一动不动”。谭立也在漂着，连

救 4个人后，筋疲力尽。“越往那边水
流越急”，他觉得再游一下就要“不行

了”，用最后的力气抱住一丛树枝，向人

求救。

赵同亮和赵同斌赶到，把谭立拉上

船，又向小男孩漂走的方向开去。找了大

约半个小时，没看到人。

这时，孩子的急得想要跳船寻死，被

几个人死死摁住。

那个通过心肺复苏获救的女孩在呕

吐，他们向东边岸上开去，要去给她找救

护车。没等靠岸，赵同亮冲着岸上的救援

队员喊，“快去救人快去救人，水里还有

人！”在场的两艘船迅速向十字路口开去。

上岸后，年轻的妈妈抱着女儿痛哭。

赵同亮也跟着哭了起来，他想到自己的 7
岁孩子，“抚养了七八年，突然失踪了，

父母是个什么心情。”

谭立上岸后取出手机报了警，赵文行

的手机在水里丢了，借了谭立的手机给亲

人报了平安——正是手机上这个通话记

录，让谭立后来得以找到在场者。

赶来支援的其他救援队、消防队员、

民警等人，一直在寻找那个小男孩，到次

日凌晨，这些人的头盔照明灯电量陆续耗

尽，仍没找到。

在灾区，民间救援队向当地指挥部或

应急管理部门报备后，一般承担转移居民

和消杀防疫任务。兵锋应急救援队的首批

队员 7月 22日驾车到了新乡，主要负责转
移受困居民。8月 1日，赵同亮回到了青
岛。他和赵同斌提起小男孩就掉泪。他们

觉得，虽然救起 14个人，但对没救起的
那个孩子，更多的是感到对不起，“觉得

这一生对不起那个孩子”。

赵同亮说，那个男孩距离他们大约

15米，本着先近后远的原则，他们必须
先救更近的落水女孩。水深流急，男孩瞬

间就不见了。

小男孩失踪后，他的家人发布了寻人

启事。7月 27日，在失踪 4天后，他的遗
体在一处树丛中被人发现，500多米外是
他的家。

7月 27日晚，谭立从通话记录里找到
赵文行的亲人，又辗转找到了两名获救

者。一名获救者对他说：“船上还有 3个
同事，都可以帮你证明。”

7月 28日，谭立找到了这家人。孩子
的父母不断向他弯腰道谢。那位母亲的嘴

角忍不住向两侧抻着，眼里憋着泪水。

在塑料船上时，她一手搂着女儿，一

手拉着儿子。翻船时，她在水下把女儿向

亮的地方推去，等她从水里露出头，只看

到“小妞在船上”，没看到儿子。

她记得女儿大喊“弟弟漂走了”，随

后的记忆是空白的。她不记得自己是被谁

救的，脑子里只有孩子。

谭立本不愿意打扰这一家人，他哭着

说，在网上，有人批评他们给民间救援队

“抹黑”。

孩子奶奶用河南方言对谭立说：“俺

们感谢不尽，俺不会说孬话。”

事后，牧野区警方查明，那艘塑料船

的驾驶员，也是一个当地来帮忙转移居民

的人，“村里年轻人都有几个好朋友，常

在一块玩的，当时社区人都急着转移，他

们能帮忙联系找船，也是自发的好心，不

专业出了事。”一位警察对记者说。

“都是好意，都是想救人，这个时候

谁也不会想害人。”小男孩的叔爷爷说，

“俺也不追究任何人的责任，这是俺们一

家共同商量后决定的，都是好心。”

男孩的亲属和社区干部起草了一份书

面的证明，摁上红手印，让谭立带走。对

那条塑料船的驾驶员，他们在证明中也称

他为“爱心人士”。

谭立把这份证明出示给了一些质疑

者，对于那天的细节，他们决定以后不再

提。从谭立那里看到家属摁上手印的证

明，赵同亮没有再去找他们。他不想打扰

那个悲伤的家庭了。

救援队员被迫“自救”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

该是庆功的时候了。

在 8月 8日闭幕的东京奥运会上，拥有
29名运动员的难民代表团没有一枚奖牌
进账。闭幕式上，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冲着国

际奥委会直播镜头展示着金银铜牌。不过，

难民代表团仍有值得骄傲之处，比如说，跆

拳道选手基米娅和马拉松选手加布里耶索

斯都挺进了半决赛，还有 5位选手创造了
个人最好成绩。

难民代表团是 2016年首次出现在奥
运会的，东京的参赛难民选手从 10人增加
到 29人。其中 24人在比赛中都是“一轮游”
出局，大多数人没有得到直播特写镜头。得

到最多关注的是詹姆斯·钱杰克，因为他在

男子 800米预赛时不幸摔倒，被甩在最后。
到达终点时，他的眼泪落到了跑道上，“这

是我人生中最失望的时刻”。

“但下次我会做得更好。”这是钱杰克

第二次参加奥运会，他希望还有第三次。他

小时候就能跑，钻进一个个灌木丛，只是为

了躲避被抓去做童子军。在南苏丹，钱杰克

的父亲死在军队里，他们想让他代替父亲

参战。他逃到了肯尼亚，在难民营被发掘成

为中长跑运动员。

东京奥运会入场时，难民代表团打的

是五环旗。旗杆上是两双肤色不同的手。加

布里耶索斯的手曾陷入滚烫的沙砾，他在

没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徒步穿越非洲沙

漠。马尔迪尼的双手曾被海水泡肿，她在爱

琴海里游了 3个半小时，扶着满载 20人的
小船到达希腊。

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都提到了难民代表团。“你们用才能和

精神证明了难民对社会的意义。我们张开

双臂欢迎你们，为你们提供一个和平的家

园。欢迎来到奥林匹克社区。”

29名难民运动员来自叙利亚、南苏
丹、阿富汗等 11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
每个人的经历都关乎死亡和离别。

游泳运动员马尔迪尼参加过里约奥运

会。她仍记得，当摄像机从他们身边掠过，

马拉卡纳体育场爆发出的欢呼声。她觉得，

自己代表着“为了没有炸弹的生活而冒险

穿过大海的叙利亚人”。

东京奥运会，泳池对面的看台上有来

自不同国家的支持者。马尔迪尼孤独地站

在出发台上，像 5年前一样，提醒自己专注
于泳池。她再次无缘半决赛，但比 2016年
的自己快了 3秒。

5年前，马尔迪尼的 100米蝶泳最好成
绩，离里约奥运会的资格标准还差 9秒。德
国奥林匹克团结组织联系到了马尔迪尼所

在的俱乐部，她获得了参赛资格。难民运动

员不需要达到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规定的

资格标准，由国际奥委会根据平时训练成

绩、个人经历、是否拥有联合国确认的难民

身份等综合决定参赛名单。

但马尔迪尼当初本能地想拒绝以难民

身份参赛，“那意味着炸弹、大海、边境、铁

丝网和羞辱”。她在从叙利亚逃往德国的途

中，曾被塞进过湿热发霉的马车，在穿越匈

牙利边界时“像逃犯一样”蹲在玉米地里。

恐怖的回忆包括那段让她出名的故

事：穿越爱琴海时，船只出现故障，她跳进

水中扶住小船，直到到达希腊的莱斯博斯

岛。她不喜欢媒体称自己为“英雄”。“我不

是英雄，我只是想未来还能游泳。”上岸后，

死里逃生的喜悦只持续了几秒。在她们浑

身发抖时，商店里的人像赶走流浪猫一样

把她们赶走，拒绝卖给她们食品和水。

她害怕难民身份带来争议，想凭实力

赢得比赛资格，但教练问她，“你的梦想不

就是参加奥运会吗？无论是代表叙利亚、德

国还是难民，你都在游泳，不是吗？”

奥运会是她早已被战火模糊的梦想。

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和北非。
在叙利亚，人们不得不在白天关上百叶窗，

打开电视，看着屏幕下方滚动更新的死亡

人数。马尔迪尼一家人不断在慌乱中搬家。

他们的房子被摧毁了，“所有的记忆都被埋

在瓦砾中”。她没来得及抢救出心爱的照片

和玩偶。

那时，马尔迪尼带着对未来的不安跳

进泳池，幻想着未来能够代表叙利亚参加

国际比赛，直到炸弹呼啸着落入泳池，或者

打在她训练回家的路上。她和姐姐千辛万

苦来到德国，难民庇护所的一名翻译帮她

联系到了游泳俱乐部。

成为难民代表团候选人之一后，她收

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来信，其中一个年轻

人就在叙利亚。他的母亲在战争中丧生。

“食物太贵了，我几乎不吃。”他写道，“我的

生活很艰难，但你激励我继续前进。”

马尔迪尼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

她决定去参赛。

对很多人来说，参赛就是胜利。加布里

耶索斯即便拥有联合国难民署认证的难民

身份，也曾两次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国

际比赛。由于跨境旅行受限，他无法参加其

他世界级运动员经常参加的比赛。

“参加奥运会就像‘复活’。”难民团的

一位举重运动员说，他已经 7年没参加过
国际比赛了。

马尔迪尼的同胞、里约奥运会游泳选

手阿尼斯曾在土耳其待了 4年，由于没有
土耳其国籍，他被禁止在该国参加游泳比

赛。“这就像一个人在学习，学习，学习，却

不能参加考试。”阿尼斯说。

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柔道男女混

合队由 6名成员组成，他们分别来自叙利
亚、刚果、阿富汗和伊朗。一起训练的 2个
月里，不同的语言文化给他们的交流造成

不少障碍，但他们很快建立起信任。其中一

位运动员说：“团队训练开始时，我有点担

心。但我发现我们都有相似的故事。”

虽然第一轮对阵德国队时就败下阵

来，但下场时，6人大笑着拥抱着，“我们会
变得更强，然后再次回来。”

联合国难民署一位发言人说：“运动是

与人互动、与人见面、学习和获得新技能的

过程，不仅有助于这些难民适应新环境，而

且有助于他们走向未来。”

奔跑对女子 800米选手洛孔尼来说，
意味着自由。在南苏丹，女性不允许运动，

当地流传着运动会让女性无法生育的传

言。就连她的父亲也阻止她。“但我必须

跑！”她在接受采访时举起右手，敲打着左

手手心，“任何人都有权通过体育改变自己

的生活。”

从南苏丹跑到肯尼亚的她，最初对“奥

运会”都很陌生。当她被选拔为里约奥运会

候选人时，她以为“巴西就在肯尼亚”。

“我这辈子从没跑过步”，田径选手穆

罕默德在苏丹的家里只会踢球，球是用袜

子和破 T恤揉在一起做的。他 8岁时，民兵
横扫他们的村庄，杀害了包括他父亲在内

的 97个村民。2013年，他花了 72小时徒步穿
越 6万平方公里的西奈沙漠，逃往以色列。
刚到以色列，因为教育水平低，穆罕默

德只能在工地上砌墙，和另外 7个人住在
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公寓里。一次和难民朋

友踢球，朋友发现他耐力很好，建议他加入

当地的跑步俱乐部。“刚开始只是为了表现

自己”，后来他爱上跑步时能“做自己”的快

乐。但他无法达到专业运动员一样的训练

强度，同时要打好几份工。2017年，他获得
了国际奥委会难民运动员奖学金，辞去工

作，进行全日制训练。

2016年，国际奥委会设立了奥林匹克
难民运动员奖学金，促使各国奥组委发掘

生活在该国、有运动潜力和天赋的难民运

动员。根据 2020年的报告，已有 13个国家
的 56名难民运动员获得该项目支持，参加
东京奥运会的 29人正是从中选出。国际奥
委会已提供 300万美元，每月支付每位运
动员 1500美元。
奥运会结束后，这笔资助仍会继续。难

民运动员将回到庇护国继续运动生涯。钱

杰克、洛孔尼等 4位田径选手将回到肯尼
亚的洛鲁佩训练营，为争取下一届奥运会

的参赛名额而努力，“这里没人把你当成靶

子”。这个训练营是前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

者、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团长洛鲁佩创

立的。

“在奥运会之前，没有人愿意接近我

们。”洛鲁佩说，“他们过去常常说我们的坏

话，不知道我们是认真的运动员。人们害怕

会发生点什么。”

过去 5年，马尔迪尼作为国际泳联独
立运动员队的一员不断参加国际比赛，还

成为畅销书作家、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

她在训练之余去难民营与难民交谈，在国

际场合演讲，提醒大家难民危机的存在。

“没人选择成为难民，难民只是给我和

我的处境起的一个名字，它不代表我的个

性和我正在取得的成就。”她说。

她也像所有爱美的姑娘一样，在社交

软件上晒出和闺蜜的自拍。有网民说她“不

像个难民”，她反驳说，“我是难民，不代表我

要一直哭泣”。只有她自己知道，夜晚的噩梦

时常将她带回年少时的恐怖经历。去匈牙利

参加比赛时，她会远离火车站，她曾在逃亡

途中在那里碰上了警察，差点被抓进监狱。

不过，奥运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复杂

的政治因素仍是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在

以色列暂居的穆罕默德，参加其他比赛时

代表以色列，但由于两国关系紧张，他总担

心苏丹的家人会受到影响。苏丹与以色列

达成新的关系正常化协议后，他又时刻生

活在被驱逐回苏丹的恐惧中。

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斯蒂芬·帕蒂

森说，奥运会后，难民运动员们急需获得更

多机会，无论是比赛还是赚钱。

从里约到东京，难民代表团的人数增

加了，他们所代表的难民数量也从 6000多
万增加到 8000万。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报
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160多个
国家关闭了边境。2018年至 2020年，有近
100万名儿童出生即成为难民。他们中的
许多人可能在未来数年内仍是难民。

国际奥委会决定，2024年巴黎奥运会
仍将继续组建难民代表团，“向世界传递希

望的信号”。

没有奖牌，只有胜利

7月23日，曲韩社区部分居民乘坐救生艇转移。 受访者供图

7月28日，小男孩出事区域的洪水尚未消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